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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深
夜
孤
燈
，
案
頭
工
作
如
山
高
，
惟
不
願
看
不
願

做
，
只
在
書
堆
裡
東
抓
一
本
西
拿
一
冊
，
亂
翻
亂

讀
，
隨
擲
一
旁
。
忽
抓
到
一
本
︽
文
人
舊
話
︾︵
倪
文

尖
編
，
上
海
：
文
匯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五
年
一
月
︶，

略
掀
，
興
致
來
矣
，
蓋
其
中
有
述
及
陳
寅
恪
、
金
岳
霖
諸

人
，
多
為
我
景
仰
者
，
遂
孜
孜
而
讀
。

先
看
汪
曾
祺
寫
的
︽
金
岳
霖
先
生
︾。
名
家
寫
名
家
，
自

是
不
同
凡
響
。
汪
曾
祺
不
愧
是
小
說
、
散
文
大
家
，
觀
察

入
微
，
描
繪
金
岳
霖
之
神
態
外
觀
，
躍
紙
而
出
。
他
說
，

金
岳
霖
樣
子
有
點
怪
，
常
年
戴
一
頂
呢
帽
。
這
頂
帽
前
簷

壓
得
比
較
低
，
腦
袋
總
是
微
微
仰

。
此
何
解
？
金
岳
霖

每
為
一
班
新
生
上
課
，
總
是
這
番
開
場
白
：
﹁
我
的
眼
睛

有
毛
病
，
不
能
摘
帽
子
，
並
不
是
對
你
們
不
尊
重
，
請
原

諒
。
﹂
原
來
如
此
！
他
後
來
配
了
一
副
怪
眼
鏡
，
一
隻
鏡
片

是
白
的
，
另
隻
是
黑
的
。
這
證
明
，
他
的
一
邊
眼
睛
確
有

毛
病
，
見
不
得
光
。
雖
然
後
來
在
美
國
治
好
了
，
眼
鏡
也

沒
有
黑
色
，
但
習
慣
成
自
然
，
微
仰
腦
袋
沒
改
變
過
來
。

汪
曾
祺
還
說
，
當
年
聯
大
的
教
授
，
穿

各
色
各
樣
，

聞
一
多
有
一
陣
子
喜
穿
一
件
式
樣
過
時
的
灰
色
舊
夾
袍
，

袖
口
極
窄
。
有
一
陣
卻
披

一
件
雲
南
趕
馬
人
穿
的
藍
色

氈
子
。
至
於
金
岳
霖
，
雖
沒
聞
一
多
那
麼
怪
，
卻
經
常
穿

一
件
煙
草
黃
色
的
麂
皮
夾
克
，
天
冷
了
就
在
裡
面
圍
一
條

很
長
的
駝
色
羊
絨
圍
巾
，
眼
睛
還
沒
完
全
痊
癒
，
走
起
路

來
深
一
腳
淺
一
腳
，
微
仰

頭
，
走
在
校
園
的
土
路
上
，

成
一
幅
特
異
的
圖
畫
。

至
於
陳
寅
恪
，
作
者
畢
樹
棠
這
麼
描
繪
：

﹁
當
時
大
學
教
授
多
隨
身
帶
一
黑
色
皮
毛
提
包
，
成
了

一
種
身
份
的
標
誌
。
陳
先
生
沒
用
過
，
而
代
之
以
一
黃
色

包
袱
皮
，
內
有
講
義
佛
經
等
，
夾
在
腋
下
。
冬
天
穿
馬

褂
，
圍
圍
脖
兒
，
行
路
微
跛
。
﹂

這
景
象
，
和
金
岳
霖
實
在
是
﹁
互
相
輝
映
﹂。
陳
寅
恪
之

博
學
和
精
湛
，
有
口
皆
碑
了
，
尤
其
是
熟
諳
多
種
外
語
，

非
普
通
教
授
所
能
及
。
但
據
畢
樹
棠
說
，
陳
寅
恪
在
哈
佛

大
學
留
學
時
，
研
究
比
較
語
言
學
，
﹁
大
概
是
為
了
通
達

各
種
原
文
典
籍
，
必
先
以
其
語
文
為
工
具
，
所
以
旨
在
閱

讀
而
不
善
寫
作
，
每
有
作
品
須
用
外
文
發
表
者
，
往
往
請

人
代
譯
以
應
之
。
﹂
至
於
金
岳
霖
的
英
文
，
當
然
是
頂
呱

呱
，
在
堂
上
，
不
時
口
爆
而
出
。

晚
年
時
，
金
岳
霖
深
居
簡
出
，
毛
澤
東
勸
他
﹁
接
觸
社

會
﹂。
他
就
和
一
個
蹬
平
板
三
輪
車
的
約
好
，
每
天
蹬

他

到
王
府
井
轉
一
大
圈
。
王
府
井
人
擠
人
，
金
岳
霖
東
張
西

望
，
怡
然
自
得
。
那
又
是
一
幅
有
趣
的
圖
畫
。

金
岳
霖
孤
單
一
人
，
不
似
陳
寅
恪
有
妻
有
女
。
有
一

年
，
他
破
天
荒
在
北
京
飯
店
請
了
一
次
客
。
老
朋
友
收
到

通
知
，
都
納
悶
，
到
了
，
金
老
才
宣
布
：
﹁
今
天
是
徽
音

的
生
日
。
﹂
當
年
，
林
徽
音
已
歸
道
山
了
。
由
此
可
見
，

他
之
鍾
情
林
徽
音
，
一
生
不
變
，
至
死
不
變
。

更
正
：
上
周
︽
小
報
新
聞
寫
實
體
︾
一
文
，
尾
節
第
二
段

﹁
但
︽
亂
世
佳
人
︾
中
的
男
女
主
角
﹂
句
，
︽
亂
世
佳
人
︾

應
為
︽
傾
城
之
戀
︾。
深
夜
燈
下
，
倦
然
而
書
；
覆
看
，
又

不
察
，
致
有
此
誤
。
各
方
仁
人
君
子
，
敬
請
原
宥
。

五
十
年
代
在
廣
州
，
我
們
試
過
頗
長
一

段
﹁
燒
柴
﹂
的
日
子
。
那
時
解
放
初
期
廣

州
有
不
少
柴
炭
店
，
有
分
類
為
﹁
松

柴
﹂、
﹁
雜
柴
﹂、
﹁
竹
柴
﹂、
﹁
坡
柴
﹂

和
炭
出
售
，
所
謂
﹁
坡
柴
﹂
就
是
馬
來
西
亞
、

越
南
等
地
運
來
之
樹
枝
束
紮
，
那
時
一
紮
柴
習

慣
約
為
五
十
斤
，
所
以
那
時
有
句
粵
語
歇
後
語

相
當
流
行
，
便
是
﹁
五
十
斤
柴—

—

一
樂
也
﹂，

因
那
時
五
十
斤
柴
慣
叫
﹁
一
落
﹂，
和
快
樂
之

﹁
一
樂
﹂
同
音
，
所
以
人
們
碰
到
什
麼
值
得
高

興
的
事
，
就
會
說
﹁
嘩
，
真
的
是
五
十
斤
柴
一

樂
也
呀
！
﹂

其
實
﹁
開
門
七
件
事
：
柴
米
油
鹽
醬
醋

茶
﹂，
柴
最
重
要
所
以
行
頭
。
關
於
柴
之
俗
語

也
特
多
，
像
﹁
死
了
﹂
叫
﹁
拉
柴
﹂
或
﹁
打
柴
﹂

︵
因
棺
木
似
一
桿
大
柴
︶、
﹁
床
下
底
破
柴—

—

撞
板
﹂、
﹁
光
棍
佬
遇

冇
皮
柴
﹂、
﹁
柴
桑
吊

孝
﹂、
﹁
落
雨
收
柴
﹂、
﹁
蠻
過
扭
紋
柴
﹂
等

等
。
今
日
人
們
已
長
久
沒
見
過
燒
柴
，
連
六
七

十
年
代
流
行
過
一
時
之
屋

燒
煮
主
力
之
火
水

爐
都
未
見
過
，
因
此
上
述
一
切
柴
的
俗
語
全
部

化
為
歷
史
烏
有
，
再
也
不
會
有
人
說
了
。

當
年
有
些
更
冷
門
的
柴
俗
語
，
如
一
句
﹁
你

有
牛
白
腩
，
我
有
荔
枝
柴
﹂，
如
今
更
說
也
說

不
清
，
不
知
何
所
指
。
﹁
牛
白
腩
﹂
是
牛
腹
帶

筋
之
腩
肉
，
通
常
要
用
柴
火
燒
熬
得
特
別
久
才

易
軟
化
便
於
咀
嚼
，
而
荔
枝
樹
之
樹
枝
曬
乾
鋸

短
成
柴
，
因
木
質
堅
實
特
別
耐
火
耐
燒
，
有
些

人
更
說
用
荔
枝
柴
燒
燉
東
西
或
烤
肉
燒
鴨
，
火

焰
特
別
夠
力
，
燒
的
東
西
分
外
好
吃
好
味
，
是

否
確
實
，
如
今
燒
柴
人
甚
少
，
難
以
證
實
了
。

﹁
柴
﹂
之
為
物
今
已
近
完
全
消
失
，
鄙
人
也

年
已
老
邁
跡
近
消
失
邊
沿
，
正
是
離
﹁
拉
柴
﹂

﹁
打
柴
﹂
的
日
子
也
不
遠
矣
，
此
乃
生
命
循
環

定
律
，
和
柴
之
消
失
一
樣
勢
所
必
然
，
平
常
事

一
件
，
人
生
如
俗
語
，
五
十
斤
柴
一
樂
也
，
嘻

哈
一
笑
而
已
。

此
時
此
刻
，
香
港
地
常
對
年
輕

人
，
特
別
是
被
標
籤
為
﹁
八
十
後
﹂

的
青
年
評
價
大
多
數
是
負
面
的
。

然
而
，
在
今
時
今
日
活
在
香
港
無

論
男
女
老
少
要
面
對
的
挑
戰
與
困
難
，
的

確
難
輕
易
應
對
，
情
緒
難
免
洩
氣
乏
鬥

志
。
尤
甚
者
怨
聲
載
道
老
向
社
會
挑
戰
。

然
而
，
在
香
港
事
實
上
卻
有
白
手
興

家
勤
奮
拚
搏
成
為
卓
越
人
士
。
在
他
們

身
上
看
到
香
港
成
功
的
一
面
。
四
十
年

歲
月
在
歷
史
長
河
一
晃
而
過
，
但
對
於

艱
苦
創
業
特
別
是
年
輕
小
伙
子
而
言
，

經
歷
四
十
年
篳
路
藍
縷
委
實
是
很
不
容

易
的
經
歷
，
尤
其
是
能
走
上
社
會
流
動

向
上
之
路
哩
。
四
洲
集
團
創
辦
人
戴
德

豐
主
席
正
是
香
港
卓
越
人
士
的
表
表

者
，
從
他
身
上
充
分
體
現
到
香
港
精
神

的
偉
大
。
今
天
正
是
四
洲
集
團
成
立
四

十
周
年
好
日
子
，
戴
德
豐
伉
儷
假
九
龍

灣
國
際
展
覽
中
心
四
樓
舉
行
慶
祝
四
十

周
年
宴
會
，
晚
宴
後
舉
行
著
名
歌
星
演

唱
會
。
四
洲
集
團
和
香
港
食
品
投
資
兩

間
皆
是
上
市
公
司
，
戴
老
闆
四
十
年
前

創
業
時
只
不
過
是
小
食
品
公
司
而
已
。

時
至
今
日
，
集
團
已
成
為
跨
國
企
業
。

被
稱
之
為
﹁
食
品
大
王
﹂
的
他
，
每
天

晨
曦
時
分
已
返
到
辦
公
室
，
員
工
還
未

上
班
，
老
闆
已
先
至
。
日
理
萬
機
的

他
，
長
袖
善
舞
、
樂
善
好
施
、
眼
光
獨

到
、
善
於
品
評
食
品
、
工
於
推
銷
食

品
。
﹁
滋
味
知
己
四
十
載
，
四
洲
攜
手

創
未
來
﹂，
豪
言
壯
語
的
口
號
正
表
現
他

的
心
聲
。
事
業
有
成
，
積
善
之
家
，
戴

德
豐
已
足
令
人
艷
羨
，
難
得
的
是
他
在

服
務
國
家
，
服
務
社
會
功
績
彪
炳
得
到

中
央
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高
度
評
價
，

他
是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
香
港
金
紫
荊
星

章
獲
得
者
和
太
平
紳
士
等
勳
譽
，
正
是

兩
地
領
導
對
他
貢
獻
的
肯
定
。
品
味
人

生
，
獨
具
慧
眼
的
他
，
數
十
年
來
四
洲

代
理
或
生
產
的
食
品
廣
告
推
銷
佔

重

要
地
位
。
說
來
也
真
奇
，
當
年
每
一
位

初
出
道
的
新
星
，
一
經
戴
老
闆
的
四
洲

賞
識
聘
為
廣
告
代
言
人
後
，
一
定
旋
即

走
紅
或
愈
來
愈
紅
。
成
龍
大
哥
、
容
祖

兒
、
張
敬
軒
、
任
賢
齊
等
便
是
表
表

者
。
劉
家
昌
與
戴
老
闆
是
好
朋
友
，
劉

子
千
一
歌
而
紅
，
戴
老
闆
居
功
不
小
。

在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
系
列
電
影

中
，
我
最
期
待
拍
攝
楊
牧
的
部
分
，
因

楊
牧
是
該
系
列
電
影
所
介
紹
的
六
位
作

家
中
，
我
最
喜
歡
的
一
位
。
楊
牧
六
十

年
代
就
讀
於
東
海
大
學
外
文
系
，
該
校
在
五

六
十
年
代
盛
極
一
時
，
徐
復
觀
先
生
曾
任
教

於
中
文
系
，
楊
牧
就
讀
東
海
時
曾
受
教
於

他
，
並
曾

文
紀
念
。
此
外
，
東
海
也
以
大

度
山
風
景
、
獨
特
的
日
式
校
舍
建
築
和
貝
聿

銘
設
計
的
教
堂
而
聞
名
，
楊
牧
早
年
以
﹁
葉

珊
﹂
為
筆
名
出
版
的
︽
葉
珊
散
文
集
︾
也
有

不
少
散
文
談
及
。
東
海
校
園
曾
成
為
不
少
台

灣
電
影
取
景
之
處
，
如
楊
德
昌
的
電
影
︽
一

一
︾
的
片
首
一
幕
拍
攝
一
對
新
人
之
處
，
正

是
東
海

名
的
﹁
文
理
大
道
﹂。

九
十
年
代
初
，
我
到
台
灣
求
學
時
，
就
讀

的
正
是
東
海
大
學
，
之
前
我
已
讀
過
楊
牧
的

文
章
，
知
道
東
海
的
盛
名
，
雖
然
在
八
九
十

年
代
，
由
於
種
種
原
因
，
東
海
之
名
已
不
及

昔
年
之
時
，
但
大
度
山
風
景
及
其
建
築
仍
值

得
細
顧
。
我
雖
讀
中
文
系
，
因
慕
楊
牧
之
名

及
其
筆
下
風
景
，
常
走
到
楊
牧
昔
年
上
課
之

所
在
：
外
文
系
館
去
流
連
，
當
時
仍
保
留
了

數
十
年
前
的
古
樸
模
樣
。
在
我
畢
業
離
校
之

後
若
干
年
，
外
文
系
館
建
築
群
改
建
，
已
不

復
早
年
之
貌
。

這
些
個
人
小
節
，
本
不
值
得
多
談
，
因
想

及
有
幸
就
讀
過
楊
牧
的
母
校
，
故
略
憶
數

語
。
有
關
楊
牧
，
最
重
要
當
是
他
的
文
學
作

品
，
包
括
新
詩
和
散
文
，
新
詩
部
分
，
我
最

推
崇
他
的
一
首
長
詩
︽
有
人
問
我
公
理
和
正

義
的
問
題
︾，
電
影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

也
有
引
用
該
詩
，
那
是
一
首
以
八
十
年
代
的

台
灣
青
年
為
對
象
的
詩
作
，
談
及
困
擾
一
整

代
台
灣
人
民
的
﹁
省
籍
問
題
﹂，
當
中
不
只

是
一
種
身
份
的
迷
思
，
也
涉
及
相
連
帶
的
理

念
和
社
會
問
題
。

時
移
世
易
，
今
天
的
台
灣
青
年
不
再
特
別

困
擾
於
省
籍
問
題
，
但
該
詩
仍
然
留
下
不
可

磨
滅
的
時
代
印
記
。

在
散
文
來
說
，
楊
牧
的
︽
山
風
海
雨
︾、

︽
方
向
歸
零
︾
和
︽
昔
我
往
矣
︾
三
本
自
傳

體
散
文
集
也
很
值
得
推
薦
，
三
書
記
錄
了
二

戰
後
初
期
台
灣
花
蓮
的
時
代
風
景
，
結
合
了

個
人
回
憶
、
歷
史
反
思
和
詩
歌
風
格
的
文

字
，
洗
滌
時
代
也
洗
滌
人
心
，
這
才
是
值
得

記
錄
的
文
章
，
相
形
之
下
，
我
等
文
字
，
何

足
多
言
。

楊牧的時代風景

參
觀
﹁
司
馬
遼
太
郎
紀
念
館
﹂，
除
了
被

那
巨
大
的
書
架
及
館
內
兩
萬
冊
藏
書
所
吸

引
，
那
引
領
遊
人
進
館
的
圓
弧
形
迴
廊
設

計
更
是
安
藤
忠
雄
對
小
說
家
的
高
度
致

敬
。當

遊
人
步
入
迴
廊
進
館
，
人
在
行
走
，
人
會

覺
得
渺
小
，
如
人
在
大
樹
下
，
一
定
要
放
慢
速

度
慢
慢
走
，
慢
慢
走
，
才
有
時
間
去
思
考
，
才

有
時
間
去
享
受
。
圓
弧
形
的
曲
線
是
一
種
符

號
，
當
人
進
入
這
個
設
計
空
間
，
不
得
不
放
慢

速
度
，
心
沉
下
來
，
心
情
的
轉
變
，
面
對
玻
璃

外
面
的
風
景
，
有
如
在
穿
過
時
光
的
隧
道
，
從

自
己
的
時
空
進
入
到
司
馬
遼
太
郎
的
時
空
中
。

一
個
低
調
置
放
在
紀
念
館
中
庭
、
刻
寫

日

文
的
碑
牌
是
另
一
個
吸
引
我
注
視
的
亮
點
。
碑

牌
的
標
題
雖
是
日
文
，
但
卻
清
晰
易
明—

—

︽
給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你
們
︾。
我
不
就
是
﹁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你
們
﹂
之
一
？
當
然
要
弄
清
楚
已
過

世
的
歷
史
小
說
家
司
馬
遼
太
郎
究
竟
想
對
我
們

說
些
什
麼
？

﹁
如
果
有
人
問
我
什
麼
是
歷
史
。
我
都
這
樣

回
答
：
﹁
那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世
界
。
裝
滿
了
過

去
好
幾
億
人
的
人
生
。
﹂

﹁
人
不
是
靠
自
己
的
力
量
活

，
而
是
有
更

偉
大
的
存
在
使
人
活

。
﹂

﹁﹃
人
﹄
這
個
字
，
常
常
讓
我
感
動
。
以
斜
斜

的
兩
筆
劃
，
互
相
依
偎
而
構
成
。
從
這
裡
也
可

以
知
道
，
人
必
定
會
形
成
社
會
。
而
社
會
，
就

是
互
相
幫
助
的
組
織
。
﹂

﹁
要
確
立
自
我
、
要
律
己
、
要
寬
以
待
人
、

說
體
貼
別
人
的
話
，
並
且
訓
練
自
己
成
為
這
樣

的
人
。
如
此
一
來
，
你
們
不
但
能
確
立
自
我
，

也
能
勇
敢
而
可
靠
。
以
上
是
不
論
什
麼
時
代
，

人
都
該
有
的
思
想
準
備
。
﹂

司
馬
先
生
，
多
謝
教
誨
。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我

銘
記
於
心
。

《給二十一世紀的你們》

1
夜裡九點多，和女兒到夜市場去逛，極少在夜市

購物的我，充滿好奇。她說想買些點心當夜消和明
天的早餐，我們在行人漸少的市場搜索。初到陌生
地，對一切皆感新鮮。這邊看看，那邊望望，昏黃
的燈下，裊裊上升的炊煙令得每一個熟食攤檔的食
物瞧 似乎都很可口，益發猶豫不決。
趑趄徘徊間，女兒果斷地建議：「以爸爸的經

驗，凡是人多的那一檔，一定是好吃的。」
剛剛巡視一遍，好多檔口都佇 等待的顧客，只

有一個比較角落的偏僻處，坐 一個老婦人，對
她面前破舊的小方桌上，一堆疊得高高的粽子。
扁臉孔，小眼睛，皺紋滿臉而且好像瘦弱無力的

老人家，看見我們經過，如獲至寶，趕緊站起身招
徠：「太太，買粽子嗎？這粽子是我自己做的，很
好吃哩。」
我用眼睛問女兒，她輕輕搖頭，我們靜靜走過，

沒有買。但是，當女兒告訴我要以爸爸的經驗來做
決定的時候，我遲疑了。
「人那麼多，要等很久呢。」
「而且，人多的一定好吃嗎？不一定吧？」我絕

非嘗試在推翻她爸爸的理論，只是向自己詢問的同
時，也在對自己的言談加強信心。
一邊說話一邊回頭走，在老婦人的檔口前，我停

駐腳步。女兒說：「其實我早就知道媽媽會選擇這
一檔。」接 她提醒我：「媽媽，注意注意，老婆
婆的檔口一個顧客都沒有。」
「就是因為完全沒有顧客，我才找她的。」我給

她很好的理由：「不必等，不必擠，多好，馬上就
可以回去了。」
回家以後，打開粽子，女兒聳肩：「我早就知道

不好吃的。好吃的話，怎麼會一個顧客都沒有？但
媽媽就是堅持。」

看 孤零零的老婦人，心中有一份辛酸。年紀那
麼老大，還得一個人坐在檔口前賣自己做的粽子。
明知無人光顧，味道定是不太理想，但是，如果沒
有向她購買，我會譴責自己，當晚睡覺也不安心。
「你們不是不知道，你媽媽有泛濫的同情心。」

爸爸微笑。
「算了，爸爸，你去的話，結局不會改變。」女

兒回答爸爸的也是一副「早看透你了」的微笑：
「可能會多買幾粒哩！」

2
冷空氣是因為天氣，還是因為遊人稀少？也許都

有。假期已經過去，上山的遊客因此零落。沒有遊
客的景點，排擺的攤擋，連觀望的人也只有冷清清
的一兩個。
近年對形式愈來愈不注重，絕少到某個地方旅遊

時購買紀念品。年輕時正好相反，也許是買過太多
無用的東西，發現它們最後的下場完全相同：成為
櫃裡不見天日的收藏品。緩緩流逝的日子教人漸漸
明白，旅遊路上，攜帶的東西愈少，步伐得以輕
快，心情才愈輕鬆。
「小姐，你看一看，這些石頭都是我自己設計

的，別的地方絕對找不到。我先到處去找石頭，然
後親自磨成各種不同的形狀，還有這個山水的小擺
設，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攤販是個黑瘦禿頭的中
年男人，他誇張的聲調和語氣，是希望路過的我們
聽到後，停下打算向前走的腳步。
「還有，這個青草藥油，是我家祖傳秘方。這還

是我媽媽到山上去採集青草藥，回家自己製做的藥
油，非常好用，不論是跌傷、扭傷、抽筋、腰骨酸
痛、頭疼背痛，只要一擦，馬上就好。」
我探視一下中年男人的外表，看起來已經有五十

多歲了，那麼他媽媽今年幾歲呢？一個六、七十歲
的老人家，要親自到山上去採藥草，回來自己製

做，叫兒子在旅遊區擺檔口，一天能做多少生意？
忖想間，腳步不自覺緩慢下來。
那個中年男人更大聲了：「真的，太太，很多人

特地到這裡來找我，就是為了這藥油，用過的人都
會回頭的，非常好用。」也許他太急於推銷自己的
產品，居然沒有避忌地問我：「你現在有沒有頭
痛，或者扭到？我馬上幫你推拿，用這種青草藥油
一推拿，痛楚馬上消失。真的，我沒有騙人。」
我不禁替他苦笑。
「你看，就是這樣。」他即刻倒出一點藥油，比

起推拿的手式：「無需太多，而且力道只要輕輕
的，效果就見到了，要不然，你問一問那些用過的
人就知道。很多遊客一來，一買就是5瓶8瓶，因為
他們知道好用呀！」
他邊示範邊賣力地游說。
「好吧。」我說：「買一瓶藥油，一個當掛飾的

石頭吧。」
他臉色大喜，對我說：「太太，這個石頭你看到

嗎？是一個瓶子的形狀，這是一個寶瓶，是招財進
寶的寶瓶。你戴起來，會招來好運氣。」
我只是微笑。我向來嘲笑迷信這一套的人。
「這個藥油，你用過以後，保證還會再來找。」
「謝謝，謝謝。」
還沒走到車上，一起上山的人就笑了：「像這樣

的青草藥油，家裡多得不得了，都不見你用，還

買？」
「他那樣費力在推銷，不停地說了

又說。」我輕輕搖頭。「今天的生意
不好哩。」

3
有時候，人生確是有很多快樂；有

時候，又覺得人生其實很苦。佛家說
的苦諦沒有錯。許多人每天都在為生
計而營役勞碌。無數的憂慮煩惱使笑
容難得。偶有笑顏，在微笑的背後卻
又藏 淒楚哀傷。見了反而令心情沉
重不安。但是，沒有辦法，生命再
苦，再多的折磨，日子總要過下去。
每個人都各自有不同的心酸，不同

的為難，只好盡力在崎嶇曲折的日子裡尋找一些溫
馨和美好的片斷。人生確實是不完滿的，當我們看
見別人在淒痛和辛苦中掙扎時，渴望成為一個更完
整的人的我們，付出的不是同情，也不是悲憫，只
盼願自己因此而更懂得感恩。
從來沒有想過，人生的路走了一段，竟然會有個

轉折，不得已需要遷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小鎮。去
了，接 便遇上賣粽子的老婆婆，回想起來才明
白，原來是為了要結這一個緣而到來。
上山去度假，亦是個倉促的決定。那個早上，突

然想起很久沒有上山，非常懷念繽紛的鮮花和濃密
的綠樹，那股芬芳和青翠的清香味道，還有那重疊
起伏山山交錯的喧囂寧謐風景。山林是一個沒有遮
蓋的，寬廣闊大長滿奇花異草的花園，可以讓我們
無時不刻在為物質慾望而忙碌的心和眼睛都清朗明
亮起來。於是便上去了，於是便碰到那個賣青草藥
油的黑瘦男人。
一切都沒有刻意去安排，一切都是意外的際遇。

但我對他們充滿感謝的心，因為他們，讓我知道自
己有多麼幸福。
在《碧嚴錄．四二》裡記錄 ：龐蘊禪師說：

「好雪片片，不落別處。」讓片片好雪都落在我們
的心田吧。無論是什麼時候，不管在哪個地方，能
夠有緣相遇，不是花很多錢，可以負擔得起，請你
停下來，為感恩自己的幸福，買一份溫情吧。

金岳霖與陳寅恪

五十斤柴一樂也

黃仲鳴

客聚

以
︽150cm

L
ife

︾
和
︽
一
個
人
住
第
五
年
︾
成
名

的
日
本
漫
畫
家
高
木
直
子
，
在
她
另
一
部
作
品
︽
我

的30

分
媽
媽
︾
之
二
裡
，
提
到
小
時
候
在
三
重
縣
鄉

下
第
一
次
搬
家
。
她
是
家
裡
的
老
二
，
有
個
姊
姊
和

弟
弟
。

小
孩
子
對
搬
家
這
事
總
覺
得
十
分
新
鮮
。
大
人
收
拾
東

西
的
忙
亂
，
事
前
去
新
居
打
掃
清
潔
等
雜
務
，
對
小
孩
子

都
是
一
種
奇
特
的
興
奮
，
好
像
要
發
生
甚
麼
了
不
得
的
大

事
。
然
後
，
搬
家
的
日
子
終
於
到
了
，
很
多
大
隻
佬
突
然

出
現
，
多
年
沒
動
過
的
笨
重
傢
具
，
突
然
離
開
原
位
，
多

年
不
見
天
日
的
牆
角
落
，
第
一
次
見
到
日
光
，
牆
腳
結
成

一
團
團
的
厚
塵
。
傢
具
長
年
不
動
，
留
在
地
板
上
的
形
狀

界
線
，
對
小
孩
都
留
下
很
深
印
象
。
起
碼
這
是
我
小
時
候

第
一
次
搬
家
的
記
憶
。

說
回
高
木
直
子
，
本
來
家
住
爸
爸
的
員
工
宿
舍
，
後
來

蓋
了
新
的
獨
幢
屋
，
還
有
院
子
。
搬
家
了
，
搬
家
了
，
直

子
很
高
興
，
也
很
滿
意
新
屋
的
一
切
。
只
是
過
了
幾
天
，

對
新
屋
習
慣
了
，
不
再
新
鮮
，
她
就
問
，
為
甚
麼
還
不
回

家
呢
。
爸
媽
就
說
，
這
裡
就
是
家
啊
。
小
小
的
直
子
這
才

明
白
，
搬
家
的
意
思
，
就
是
以
後
不
再
回
去
了
。

另
外
一
個
故
事
，
講
直
子
的
爸
爸
，
在
兒
女
小
時
候
原

來
有
寫
育
兒
日
記
，
記
下
孩
子
日
常
瑣
事
。
到
直
子
長
大

了
，
看
爸
爸
的
筆
記
，
對
其
中
一
條
印
象
很
深
。
話
說
有

天
小
兒
子
鬧
得
厲
害
，
爸
爸
騎
單
車
帶
他
出
去
溜
溜
，
經

過
直
子
姊
姊
的
小
學
，
剛
好
遇
上
小
息
時
間
，
直
子
姊
姊

見
到
外
面
的
爸
爸
，
便
跑
過
來
打
招
呼
。
爸
爸
問
，
下
一

節
上
甚
麼
課
，
姊
姊
答
，
數
學
課
。

這
就
是
很
庶
民
的
生
活
記
錄
。
你
問
有
甚
麼
特
別
，
其

實
沒
有
，
但
父
女
之
間
在
家
庭
以
外
的
時
空
相
遇
，
女
兒

雖
小
但
已
開
始
有
自
己
的
天
地
，
還
有
數
學
這
種
好
東
西

在
等

她
去
經
歷
。
女
兒
或
早
已
忘
記
這
事
，
但
爸
爸
對

那
次
相
遇
明
顯
有
感
覺
，
而
要
記
錄
下
來
。
女
兒
其
實
已

開
始
一
步
步
走
上
自
己
的
路
，
老
爸
的
角
色
，
就
是
問
問

而
已
。

上
次
談
到
木
下
惠
介
的
︽
二
人
世
界
︾
劇
集
，
就
有
很

多
這
種
情
懷
。

高木直子

百
家
廊

朵
　
拉

滋味知己四十載

溫情相遇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阿　杜

有道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看此類文人逸事書，賞心

樂事。 作者提供圖片

■送上一份溫情，

溫暖冰冷的心。

網上圖片


